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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一

穿过20里以外的稀疏的云彩，我望见了那

种四季常青的语言之树。

语言下面是一个虚构的时期。

下面是明亮的稻田和茂密的芦苇，南方众多

的水汪汪的河汊子遍布在一种烟雨迷蒙的历史

中。最初的某一天，我坐在一辆蒙有绿色篷布的

马车上，面对着的是河两岸星星点点的民间历史

和传说。

整整几年，我们都在绚丽的五谷中经过。沿

途是传说中的房屋和松散的歌谣。

正月初一，我站在一排模糊的警句和格言的

后面，我听见民间的爆竹有如秋日的扁豆，初二

早晨的墙角里残血点点。

我来时的路上，田野萧瑟，狂风大作，我听见

天空里一直都在打雷，但始终没见下雨。从初一

到十五，我跟在远去的旱船的后面，路上有失散

的鞋，有短短的蜡烛和一些肉红色的胡桃。那时

候，我站在舞狮者的后面，我听见红纸的公鸡啄食

着干瘪的谷粒，在低远的村落里一遍一遍地啼唱。

一个背景有些苍茫的冬天，我望见吴发坐在

水边钓鱼。

二

圆形的水有如我的呼吸和身世。我坐在一些

年代里的蓝色丘陵上眺望，两边都是页码凌乱的

民间著作。我想象水中的鱼，它们平滑的背部铭

刻着早年的声音和梦想。后来的一些年，天气一

天不如一天。夕阳西下染红了城墙。

夜里，幽闭的红灯笼失眠至天亮。

我坐在夜晚的杂粮堆上，我记得吴发是一个

脸色苍白的民间工匠。

吴发在最初的一个开头下着小雨的故事里

想起了弟弟吴天。在吴天的小腹上日夜活跃着

部分形体消瘦的白色曲线，如同先辈们的稀疏的

白发。天气渐渐转暖，吴发连续许多日子都在用

他的同一张苍白的脸久久地眺望着吴天。吴天

是2月初生下来的，随同吴天一起到来的还有一

株颜色鹅黄的药草。

我行走在2月的面粉中，我听见这个季节里

有许多的小动物都在低声交谈，河流两岸的气氛

寂静如初。

很早的时候，吴天就感到在寂寥的民间有一

张苍白的脸在久久地向他眺望，他记下了一种十

分流畅的语言。他初来乍到，2月的面粉使他恍

若置身于一个混沌而无边的年代。

遥望早年间干净清澈的水，吴发已经推算出

水中是一条年幼的鱼。

吴发短暂的一生依附在一块发白的石头上，

他发现河面上的船离他越来越远，四周的景色如

古人的字画。他听见阵阵空洞无物的锣鼓声在

一些久远的年代里响着，天光正在渐渐发白。

黎明抵达的时候，吴发钓上的那条鱼已经十

分苍老了，有如吴发的爷爷。雪白的胡须，鱼骨

和鳞片松动如晚年的关节和牙齿。鱼颤颤巍巍

地坐进吴发身边的一只木桶里后，一抹鲜红的阳

光浮出了水面。

其时，一种典型的规范化的语言清晰可触地

呈现在附近的一些树干上。光影和水色使吴发

对一切都感到异常陌生，飘拂的树影和银色的鳞

片弄痛了他的眼睛。他看见吴天手举斧子的姿

势有些幼稚吃力，甚至令人发笑。吴天用一种十

分荒唐的姿势挥动斧子，披散在肩头的树枝斑斓

无比地浮现着他的一生，水边回响着近乎荒唐的

声音。那时候，吴天的一根金色的眉毛曾亮亮地

在吴发的记忆里闪了一下。

某年某月，戏台子上刮着北风，我是吴发、吴

天兄弟俩的舅舅，我感到天空是一匹马。（很多年

以后的一个夏天，月光遍地，水边的房屋消逝，我

们一起落马而死。）

三

2月3月交替的夜晚，月亮圆圆地挂在天上，

镜子里虚构的树木纷纷倒下，又不断重新生长了

起来。

我见过那些砍不完、老不死的乡村古树。我

从一些没有碑文记载的年代里走过时，常听见树

上的枝丫间传来鸟的啼叫，一种充满了无限距离

的文字经常被书写在冬日黄昏的墙上。那些树

总是站在墙外，犹如整齐的鱼骨。

语言的重复增加常使我感到夜长梦多。

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虚构的乡间。

我站在那些过去的墙下，面对着的是墙上的

一幅幅笔迹苍茫的水墨。在吴天后来制造的一

起一落的巨大回音里，我望见乡村郎中汤丙鹿的

弯曲的倒影正在飞越30里金色的水塘，一朵莲

花状的云彩穿过他身体的空隙。此后的岁月里，

他种植了一株株鹅黄色的药草，他的袖口上落坠

着一些粉红和鹅黄的美丽花瓣。

在河流两岸的那些星星点点的村落里，儿童

们怀抱金色的公鸡安安静静地坐在一道道古老

的门槛上。

30里乡间阳光灿烂，字体碧绿。

四

乡间的人喝着圆形水坛里的明亮的水。

五

吴天的头枕在一颗西瓜上睡了一觉，醒来后

他发现他一个人坐在西瓜地里，天空里什么也没

有。那些低矮的瓜棚在他的眼前总是一闪而

逝。从附近山上的石头前滑过。

吴天的一只手按着那只粗糙的布口袋，许多

年来这口袋里其实什么也没有。吴天从左边口

袋里掏出他的几根手指放进了右边的那个口袋

里，放进去以后他又抽出他的手轻轻地拍了拍右

边的口袋。这时候，左右两边的口袋都空洞无物，

但吴天觉得左边的口袋是空的，右边的口袋里却

充满了一些东西。山中的石头上长满了绿色的苔

藓。田野里劳作的人在太阳下像一些黑色的虫

子。

他翻开第一章，缓慢进行的时光中残留着昨

夜的风声。成群的骆驼载着黑白分明的盐驮，正

在艰苦卓绝地穿越虚构的乡土。

一只木船在河里缓缓走着，船头前晾出了湿

漉漉的衣衫。

公主看见地上出现了几朵鲜红的梅花。公

主看见那几朵梅花如几只眼睛一样，泪水盈盈。

4月一开始，从公主的头顶上面便传来一种婴儿

的肉色的哭声。此后的一些日子里，公主就一直

行走在那种粉红色的记忆里。

公主一手举着灯盏，一手提起粗布的衣裙，

一步一步沿着那架红木的梯子一直走上去。身

后好像还悄悄地落着雪，也许是雨，经久不息的

水声环绕着寂寞的山庄。

吴天骑在黑暗中的墙头上。

吴天的声音如同虫子，他轻轻地说道：“公

主，药煎好了，该用药了。”

公主走到高处的时候，感到梯子上的风很

多。她想民间的风真大。

她抬起宽大的裙袖护着灯，她觉得自己已经

很久没有说话了。

风在那个时候显得很凌乱，一片一片的风仿

佛太监或宫女们冰冷潮湿的舌头一样殷勤地舔

着公主美丽的手臂和面容。

接下来，火苗逐渐减弱，变得又细又小，公主

感到灯盏里的油好像不多了。公主以为快到

了。身后似乎仍下着雪，雪把大部分的事物都掩

埋了。公主顺着梯子往上走的时候，她空荡荡的

袖筒里十分寂寞。大雪使她几乎失去了记忆，先

前的那些旧人一个也想不起来了。黑暗覆盖了

她的目光，使她无法看见地上的那些风化后的兵

器和宫廷的碎片。

快到了。她这么想着，便抬起衣袖擦去脸上

的泪。此前，她发现自己哭过。

吴天合上书，骑在黑暗中的墙头上低声叫

道：“下来吧，公主，从梯子上下来。”

“城墙豁口上有风。”

河里的那条船不走了。船妇从拱形的乌篷中

钻出来，收起被风吹干了的那些衣衫。

六

昨夜的一场大雨将水边的部分蕙兰吹得东

倒西歪。树丛后面的村庄里有人正在加固房舍，

搜集被风吹散后的茅草。

我站在河边，河水如画。

河水冲刷着山中的石头，下山的路都隐显在

乱蓬蓬的马齿草中间，山腰中可见那些倾散的谷

物和失落的犁刀。

山下是虚构的乡土，恬淡而宁静。

我注意到了那些值得推敲的墙。很多的院落

里都晾晒着陈旧的棉衣、渔网，湿漉漉的井绳、腊

肉，风干了的辣椒和艾条。

有关那位流离失所的公主，她的故事在民间

经久不息，她背井离乡的经历年年演义一回。

我推算公主的实际年龄，里面有许多难以圆

说之处。这件事情在时间上面出了一些毛病，出

现了一些令人无法把握的东西。

我感到这件事情里自始至终都有一位白发

苍苍的老太太在暗中悄悄地走动着。时间的流逝

使她的手上布满了无数褐色的斑点。有时候，岸

边的灯火又会照亮她脸上的麻子。

七

夏日傍晚的河边，夕阳常将墙垣染成朱色。

吴发牵着羊在河边饮水。他的嘴里说着一些凉飕

飕的话吓唬羊，羊听了吴发的很锋利的语言之

后，便乖乖地低下头喝水。吴发一边抚摸着肥大

的毛茸茸的羊尾巴，一边打量着远处茅舍墙上的

几枝夜来香。对于墙头上历代以来便栖落着的夕

阳，他从来都熟视无睹。过了年以后，吴发就上了

山，山中的空气使他耳聪目明，衣服如云彩一样

飘飘拂动。

吴天从头至尾一点不漏地翻看着吴发的过

去，绿林的品质使吴天在这种时候时常产生一种

飞檐走壁的快感，而吴发飘拂的衣衫又常常将他

的目光弄得十分红肿，这使他始终不得不与吴发

保持着一种距离。

爷爷听说吴天在县立中学读完以后没有考

入任何一所大学，又没有找到可做的事情，吴天

一个人在县城的护城河边转悠着想死，爷爷就来

了。爷爷站在火柴厂的排水沟的一边对吴天说：

“考不上就拉倒。死了吧，死了好，往后就可以跟

爷爷一起种西瓜了。”

吴天现在回忆起来，护城河边造纸厂的机器

当时似乎都不响了，爷爷说这话的时候像一束

橙黄色的阳光。吴天想起世上的每一句话，都觉

得很有道理。就像他从小站在鲜艳的桃符下面

相信红纸是用人的血染出的一样。那时候，每次

回家，他都感到自己的身上流淌着一种浓浓的

血腥气。在他以后的绿林生涯里，充满了无数英

勇的火苗。

那天的事情结束得过于迅速。造纸厂紫色的

水和火柴厂黄色的水从对面的沟里流出来，缓

重的彩色水流有如老年的哲学家在傍晚的山谷

里徐徐而行。吴天看见爷爷的手里拿着一件七

彩颜色的衣服，爷爷要吴天换上。爷爷对他说，

换上它，你换上。吴天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没有将

那件七彩的衣服穿到身上去。爷爷站在他的对

面仔细地看着他，对他说了许多鼓舞人心的话。

爷爷那天运用了一种十分慈祥的语言，他把所

出现的每一个句子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曲径通

幽。后来，山中朱红色的钟声飘来之时，爷爷便

转身一个人走了。突如其来的钟声使爷爷的长

袍抖成一团，爷爷越过造纸厂排出来的紫色水

流，花白的胡须在宁静的阳光里飘扬，在风中蜿

蜒而去。

那时候，吴天正背水而立，他听见火柴厂的

工人们正在那道黄色的水沟里洗涮炊具。

八

公主只睡了一个时辰左右，附近的鱼就把她

吵醒了。

巨大的渔网将天空遮掩得密密麻麻。公主醒

来后，吴发已经走得完全看不见了，他的后面出

现了一大片空白的东西。公主的怀里抱着一只银

瓶走得很慢，步履如水。

那时候，天还没有亮，那时候，所谓的亮色就

是那一大片空白的部分。

沿路上都堆着一些白色的盐或雪。

九

第二天，雨过天晴，这是一个阳光彤红、地面

潮湿的好日子，正值河对岸竹器店老板的儿子娶

亲。白色的水雾四处延伸，河面上有船从远处划

来了。

我从河边的那个茶叶收购站的大铁门里走

出来后，那只娶亲归来的船只正好从一段残缺颓

废的历史中驶出。

我没有任何的办法去描述那个茶叶收购站

里所发生的故事，我所能提供的只是几个不大准

确和真实的数字。那个临河而建的茶叶收购站里

住着那么五六个或六七个人，其中一位面目模糊

得十分不具体的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还有两位肖

像酷似一人的年轻姑娘，也许是几个，也许就只

是那一个。那天傍晚，天上下着很大的雨。沿着一

种沉闷的气锤的响声，我在滂沱的大雨中看见了

那个茶叶收购站的圆形的镶有黑色花栏的围墙。

当我后来为了避雨翻墙跳进那个黑大门里以后，

我就发现我自己生涯里的晴朗的日子已经所剩

无几了。

一种古老的动静猝然而至。

我站在堆放着茶苗的一根木头柱子旁边，看

见了雨夜里收购站内零零星星的灯火。我在那种

时候听见了骨牌制造者和棋谱发明者的故事，他

们的梦呓令人不安，他们多少年来一直用酒代替

油点灯照明。我只想说那天夜里我看到的那种幼

小的蓝火苗很美丽，如同蜡烛，它像一些温暖的念

头和散淡的情绪，遍布在30里美丽的乡土上。

后来发生的故事使我对这个临近河边的茶

叶收购站萌生了一连串背景阴暗的幻想。骨牌制

造者找到了那座埋藏在沙石下的死城。两个没有

胡须的年轻人轻而易举地在茶苗旁边找到了我。

他们看到我的时候，惊喜万分地说道：“呀，舅舅

来了。”

这是那个傍晚的一部分内容，连同后来发生

的其他都出现在同一个雨夜里。有关那个茶叶收

购站里的情节到这里便无法再进行下去了，这中

间出现了距离，就是那种像时间一样无时不在无

所不在的距离。我想我提供的这个故事的范围始

终不会越过河边。我想说的是这很有可能是一场

黑白相间的虚实难辨的梦与现实。在他们惊喜万

分地将我带到那种幼小的蓝火苗前面时，我仍完

好如初地一直呼吸着清新透明的乡间空气。

十

顺着那一株鹅黄色的药草，我找到了汤丙鹿

的著名的中草药铺。

汤丙鹿蜗居在乡间的黑色柜台后面。

他的那些药草遍布30里美丽的乡土。4月下

旬，他拉开药铺里的一个抽屉后，一只枯老的金

龟子掉到了他的衣服后面，他听见远处的一些高

大无比的热带植物正在轰然倒下，顺着起伏的南

方丘陵一直滚落至水边。他望见一些古老的木匠

提着斧子在大地的边缘久久地徘徊，他们的身上

刻满了线条迷乱的木头花纹，东方古老的朝霞里

晃动着各种农具的形状和原始时期的尺寸，一些

人骑着犁。他们坐在一种粉红色的树下，心情很

好地回忆早年间的拥有七八个头的小麦和谷穗，

他们平缓的语言越过木匠们注视着茫茫岁月过

去以后的种种痕迹。早晨开始以后，具有蓝绿两

种颜色的树叶纷纷坠落民间。他们坐在船舱里或

圆圆的谷堆旁，说着一些神话故事和山林演义，

后期的民间内容是带有肖像和插图的古代小说。

水边有一座蓝色的磨坊。

这是那古老土地上的种种现象之一。那天我

坐在一个渔翁的旁边，我的身后是一大片金黄色

的油菜地。我看见一辆蒙着绿色篷布的鼓荡人心

的马车叮叮当当地奔跑在乡间晴朗如洗的南方

大道上。

天空辽阔，鞭声遥远，61年前的一个炎热的

夏日，乡村郎中兼药剂师汤丙鹿遇到了一位卖茶

水的漂亮女人。

那是一个眉清目秀的吴越妇女，她像一片绿

色的柳树叶子一样很瘦削地出现在那个炎热的

夏日里后，汤丙鹿坐在一棵桉树下好像读了一节

五代时期的游记体的碑文。女人的每一个眼神飘

过来以后，汤丙鹿都能感到一片宜人的阴凉笼罩

着自己。

那个女人从元宵节的灯火里走来，她的裙裾

上还遗留着一些当时的雪花。几个月以来，民间

的喜庆的锣鼓声一直形影不离地伴随着她走过

了许多的地方，她总是沉浸在一些虚泛的往事之

中。她听说广阔的民间五谷丰登、六畜兴旺，鲜艳

的蔬菜和水果在人们的身边发出叮叮当当的叩

门之声。她望见一些黄纸的桃符遍布在炊烟依稀

的民间，遍布在幻影般的窗户和门楣上。她的目

光被南方古老的水利工程阻隔着，她的视线内堆

放着色彩艳丽的多种器具，包括焙制精良的彩陶

和生铁模型……

（摘自《南方遗事》，吕新著，作家出版社
2018年10月出版）

南方遗事南方遗事
————遥望民间早期象征主义的磨坊遥望民间早期象征主义的磨坊

■评 点
永城的《国贸三十八层》是一部从题目上便

可嗅出当代气息的小长篇。取景于2016年北京

家喻户晓的商业中心CBD，时空的亲切而新鲜，

商战的迭起和吸睛，加之永城一以贯之对语言的

娴熟把握，让阅读《国贸三十八层》成为一种享

受，更有迫不及待一章一章往下翻的久违激动。

可读性的充盈，并不能掩盖这部小说背后的

思考。小说以三个在国贸 38 层做前台的女

性——“70后”的辉姐，“80后”的Judy，“90后”

的郝依依卷入一场商战为故事明线，以三者对工

作与爱情等人生态度的转变为探讨暗线。在这部

小说中，男性不是缺位的，相反，他们是整场商战

的策划者和全程参与者。但是，男性却不是作者

所着力塑造的，这三个精心安排的女性，才是这

部小说不可磨灭的亮点。

“70后”的辉姐是整场商战的起点——老李

的小三。老李作为远江银行的IT部高管，多年来

是其丈人远江银行行长牛长江贪污的共犯。正因

为老李作为审批人让资质不合格的深圳安心负

责银行网络安保系统，而深圳安心负责人又为了

多赚钱私下倒卖银行客户信息而导致东窗事发。

老李多年来自私地在辉姐这里寻找在婚内感情

找不到的尊严，而辉姐20年不要名分照顾老李

实际上已成为了第三者。老李心情不好可以在辉

姐这里寻解脱，衣食住行可以在辉姐这里寻照

顾，就算出了事身陷香港慌而无望，也是辉姐挺

身而出豁出命去两次保护老李。可以说，在辉姐

与老李的关系中，辉姐实际上是充当了强大的母

亲角色，是一种母性保护欲望的代表。而“90后”

的郝依依与辉姐则有所不同。她与衡子的爱情，

与Max王的关系，更像是一种爱侣或者说妻子

的“贤内助”关系。她为衡子争财产，最初的出发

点是想要以衡子妻子的身份，共同掌握几十亿的

费肯；她与Max王最初的交往，也是呈现出想要

帮助Max王取得事业成功的倾向。可以说，这个

才华横溢的“90后”，一心想要作为某个男人的

“贤内助”，是一种妻性的觉悟。相比于辉姐和郝

依依，“80后”的 Judy更多呈现的是一种女儿

性。她是知识分子父母眼中细心交代不能与诸如

辉姐类的胡同串子交朋友的乖乖女，是丈夫眼中

不谙世事沉闷乏味的植物妻子，是不敢反抗却又

幻想各种不切实际邂逅的小女儿。然而，辉姐的

母性也罢，郝依依的妻性也罢，Judy的女儿性也

罢，这三性不可避免都指向了女性的固有枷

锁——奴性。这一场浩大的商战在开始的时候，

三个女性看起来都个性十足，但商战愈演，读者

却愈会扼腕：原来她们的角色定位和行动源动

力，全都是以男性为本位的。易言之，三者无论是

母性、妻性、女儿性，其存在的目的，竟然是为了

确立各位男性的主体地位。她们自动放弃了自身

的主体性，以一种甘当客体的热情，去热烈地拥

抱现实。这种残酷的真相揭露，在这部小说的时

空背景——2016年、北京商业中心CBD下，更

显得残酷和无奈。不真实吗？不，她们三人涵盖了

当下多少受过高等教育，每天光鲜照人，看似战

斗在生活第一线的职业女性呢？

但是如果全篇沦于奴性的哀叹，这部小说是

不会有它应有厚度的。作者永城虽然以冷眼旁观

的姿态将三位奴性禁锢的女性投入时代洪荒之

中，但是他却试图用一场商战来搅和她们原本

平淡的人生。事实上，从小说一开始，三位奴性

的女性是作为“救赎者”形象登场的。辉姐是打

算当老李的救赎者，Judy是幻想当其癌症晚期

丈夫的救赎者，而郝依依则是一直默默地践行

着充当衡子和Max王的救赎者的。救赎者的心

态和形象实际上显露了女性在当代内心逐渐强

大的过程。然而很可惜如上述，奴性的未退化让

这些救赎者本身的立场实际上是非常靠后的，

易言之是依附属性的。救赎者是以一种依附于

被救赎者的人格存在于救赎过程中，这就出现

了一个问题：她们三个真如她们所思，是一个救

赎者吗？退一万步说，如果她们真的是努力践行

着救赎的本意，那么身陷女性奴性囹圄的她们，

真的能够救赎别人吗？作者永城的回答另辟蹊

径。秉持旁观者的立场，他让这三位救赎者投入

到了一场激烈而诡谲的商战中。救赎者在这场

商战的洗礼中逐渐成熟，事实上，她们的奴性也

在一步步的瓦解。辉姐从对老李的绝对宠爱中

慢慢发现了老李的懦弱，她的觉醒虽是朦胧的，

却是明显的。在香港的游乐园，辉姐开始觉得这

个自己无怨无悔奉献了20年青春的男人的猥

琐，她开始在拯救他的同时，进行了自我的反

思。Judy是温顺的，但是经历了丈夫的背叛和

老板Frank的利用后，她也开始了自我的思考，

甚至在结尾处对现实开始了冷漠的反抗。郝依

依的转变是更明显的。她从甘心救赎衡子，充当

辅佐衡子处理几十亿家产的贤内助，到“我不想

当任何人配角”的觉悟。可以说，这三位本来以

“救赎者”自居的女性，在这一场看似偶然为之

的商战中，实际上却是逐渐“被救赎”的。这种

“被救赎”不同于她们本身打算的救赎那样是外

向的，“被救赎”是在一场看似偶然爆发的商战

中，完成对自我的认知和了解最终获得成长的。

易言之，这种“被救赎”是在与其自身向内的博弈

中获得的。这就十分值得玩味，“救赎者”形象是

在对外关系中展现的，而“被救赎”却是回归于自

我的博弈。这样对于“救赎”这个命题的阐释，永

城是不落俗套也是引人深思的。

而除了这场“救赎”的博弈，作者永城精心设

计的年代伏笔——文中多处的时间意象，也值得

我们关注。辉姐是“70后”，Judy是“80后”，郝依

依是“90后”，有意为之的年龄层，似乎体现了作

者描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女性”的野心。每个

时代的女性特质是富有特点的。我们抛开具有超

越时代的少数先知女性的设定便可以感觉出，作

者力求用这三个女性展现出中国当代不同年龄

段职业女性的特质。三个女人在奴性摆脱的彻底

性上的渐进差异，和她们的几零后身份有着一种

暧昧的、若有似无的联系。易言之，辉姐、Judy、

郝依依实际上是女性逐渐解放的隐喻。从先天性

而言，郝依依的妻性在平等性上，无疑是胜过辉

姐和Judy的，至少并肩作战的勇气和能力就已

经在依赖性上弱化了许多。如果说在经历商战

后，辉姐对老李的感情更加成熟，从“依赖”变成

“主宰”；Judy对万事万物的依赖变成了以冷漠

为主的自主选择；那么郝依依最后喊出的“不愿

做任何人配角”的宣言，则是她真正主体性的觉

醒。商战实际上是时代车轮碾过的隐喻，而这场

时代盛宴中，女性的去向问题是作者这篇小说带

给我们最深刻的思考之一。有趣的一点是，郝依

依“不愿当配角”的呼喊实际上是作者在我编辑

到二校的时候修改的。原来对于郝依依的处理是

更温和的。在原稿中，她的男人衡子仅仅是因为

“烂泥扶不上墙”，郝依依不得不逼自己从“垂帘

听政”变为“立制干政”；但在终稿中，衡子是因为

不喜欢商业氛围追求自由而出走，郝依依与衡子

的根本矛盾在于三观的相悖。这个改变实际上透

露了作者在写作中逐渐清晰的郝依依出路问题。

原稿的设定是流于庸俗的，郝依依的解放实际上

也是不彻底的，因为男人不可依靠而自己变强的

设定，让郝依依的反抗打了折扣；而终稿男人和

郝依依是平等的，衡子希望的也是这样一种平等

的关系，是三观的共鸣而不是男人凌驾于女人或

女人凌驾于男人的不平等强权。在这样一种思考

中，郝依依的觉醒就有了更厚实的深度，不是被

迫的，而是自我觉醒和反抗。这让这部小说有了

许多别样的想象空间。

这部小说的精彩之处有很多，但是作为一个

女性编辑，在商战的风起云涌中，不自觉地就被

这三个女性角色的“迷云”遮住了眼睛，颇有种感

同身受的欣喜。题材的新鲜和表达的巧妙，让这

部作品可读性很强；而女性隐喻的可能性，让这

部作品跳脱了一般商战题材沦于庸俗的怪圈。

商战背后女性出路的当代迷雾商战背后女性出路的当代迷雾
————评永城评永城《《国贸三十八层国贸三十八层》》 □□许婉霓许婉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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